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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師父上人、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請坐，請大
家坐下。尊師命，我第二次來到香港，香港的同修們一看，可能想
，這傻老太太怎麼又來了？有緣，是不是？第一次來，我第一次是
四月四號到的，在這待了七天，這次來是第二次來香港，師父有令
，那就得到，所以我就這麼又第二次來了。本來這次來，沒想跟大
家講什麼，我就想，師父有什麼任務安排我，我就完成什麼任務。
香港的同修和咱們佛陀教育協會的同修們，昨天突然說，劉老師，
妳再跟大家講講。我說講什麼？他們說講講學習《大經解》的心得
體會。我說沒學好，有什麼可講的？他們都笑了。既然大家要求我
講講，我就學到哪兒我就說到哪兒。好在我這個人比較實在，我學
到什麼程度，我就跟大家說到什麼程度。在說這個題目之前，我先
跟大家說說，就是我學習《大經解》的因緣。
　　我是四月四號第一次來到香港的，四月五號那天是清明節，師
父上人開始講《淨土大經解演義》，我在這兒一共聽了五講，聽了
五講以後，我返回哈爾濱。回到哈爾濱以後，我生病一個階段，可
能也就是這個因緣，如果沒有生病這個因緣，大概《大經解》我還
聽不上。因為很多佛友來電話、來家裡，或者約我出去，我沒有時
間看《大經解》。後來我病了，我那個護法刁居士說，大姐，妳這
次病得挺好，好讓妳聽經。我說那又給我創造一個因緣，那我就好
好在家聽經。那個時候有將近二十多天，我說不出來話，嗓子啞，
前胸、後背都疼。所以刁居士就把我看住了，不允許外界和我接觸
，也不允許我接電話，這樣我就有這麼一段時間，來聽師父講的《



大經解》。一個多月的時間，我是從第一集現在聽到第五十九集，
昨天師父講到第六十二集，我還有三集還沒聽到。就是這麼一個因
緣，使我比較完整的把師父講過的《大經解》這五十多集，我從頭
至尾聽了一遍。只是聽了一遍而已，真是你要說我學得怎麼深、怎
麼透，不是那樣的，聽了一遍，留一個印象，然後我想再反覆的仔
仔細細的聽。所以大家想讓我講講我的學習心得體會，我也只能講
講我的體會而已，沒有什麼更好的學習收穫，這個都談不到，我都
如實的跟大家說。
　　下面我就想就這個問題，說一說我這一個多月，聽老法師講《
大經解》的一點粗淺的體會。首先我的第一個感覺，第一個體會是
，我很幸運，能夠在老法師開講《大經解》的時候，我正好來到香
港，在這兒親自聽老法師講了五講。然後回去又有這麼個機緣，把
老法師講過的這部分，基本上都聽到了，現在就是還有三講，因為
來這裡間斷了，我沒聽完。就是這個因緣，我覺得真是佛菩薩對我
的加持、對我的厚愛。學習《大經解》，我告訴大家，我最突出的
體會就是咱們太幸運了，生在這個時代，這個時空點，能夠趕上這
個機會，在我們人生當中是非常難得的。
　　我給大家一步一步來說，咱們把它穿成一條線。《無量壽經》
這個會集本，是夏蓮居老居士會集的，這個大家學淨土法門的都知
道、都清楚。夏蓮居老居士是利用了十年時間，把《無量壽經》會
集完成，這是多麼殊勝的因緣。所以夏蓮居老師不是一般人，我們
每個人心裡都很清楚。接著往下說，然後黃念祖老居士為《無量壽
經》寫了註解。我們聽老法師講法的時候多次提到，黃念祖老居士
在寫這個註解的時候，身體狀況很不好，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老人
家完成了可以說是這部巨著，給我們後人留下寶貴的財富，這是註
解。然後是淨空老法師來為我們講解這個註解，再接下來，是我們



學習《大經解》。把它概括起來就是集，什麼意思？就是會集，夏
蓮居老居士會集的；第二個就是註，就是註解，黃念祖老居士給我
們寫的註解；第三個是講，是淨空老法師給我們講解這個註解，然
後我們有幸能學習《大經解》。
　　因此我覺得，做為我們這一代人，生活在這個時空點，是非常
幸運的。《無量壽經》和《大經解》，以及老法師這次第十一次講
《無量壽經》，它的深遠意義，我想，用語言形容不出來，隨著時
間的推移，一切都會得到證明。我們在這個時候，能夠坐在這裡聽
老法師講這部經、講這個註解，真是，我們實在是太幸運了。這個
機緣不是誰都可以遇得到的，可以說百千萬劫難遭遇，對於我們現
在來說，可能感覺還不是那麼太深，還不是很深刻，慢慢的你們會
感覺深刻的。這部《無量壽經》，以及這個註解，以及老法師的講
解，可以說是給我們淨土法門，給我們後人留下的一部巨典，真是
寶貴財富，用金錢、用任何詞來形容，都表達不出來。在久遠的將
來，這個經、這個講解，能發生多麼大的作用，可想而知。我們可
以想像一下，到那個時候，我們後人拿到這部寶典的時候，他們會
感恩我們的夏蓮居老師，感恩我們的黃念祖老師，感恩我們的淨空
老法師。
　　我們現在手裡拿到這本講解，不要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佛書，它
確實是無價之寶。我上次從香港回去的時候，師父給我們每個人拿
了一本，我們來四個人，每人一本。我以前沒有自私過，唯獨這次
拿到這本書，我回去一個念頭，就是這本書我得留著，我不能結緣
出去。當時我還感覺，妳怎麼也學會自私了？就是這樣，我們四個
人一人一本。後來有的居士打電話問我，說劉居士，妳上香港，拿
沒拿到一本書？我說拿到了，我手裡有一本。她說能不能拿來借給
我們去翻印？來電話的是徐州的一個老居士，我當時真是打了一個喯



，按北方話說，打了一個喯，因為我心裡捨不得，我不想把這本書拿
出去。我電話裡跟那個老居士說，我說大姐，妳印書的時候妳把這
本書拆不拆開？老居士告訴我，她說那可能得拆開。我說那太可惜
了。她說，完了我再給妳裝訂上行不行？我說妳再裝訂，那肯定不
是原樣了，我想永久保留。老居士不好意思說，那我就先不要了。
後來我真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我才說了一句，我說不行，我還是給
妳吧。我就把我手裡這本就給那個徐州的老居士寄過去了，這樣我
手裡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刁居士手裡那本，她說大姐，我先不看，我這本拿給
妳看。我說妳別拿來了，拿來到我手，肯定留不住，誰一問我，我
又發出去了。她說不行，誰再向妳要，妳就說這個不是我的，是刁
居士的，不要給別人。我說那妳拿來，她就拿來了。過了幾天又有
人打電話，說妳手裡有沒有《大經解》？我說有，馬上又痛痛快快
告訴人家有。接著我想，這本不是我的，我怎麼又給人說出去了！
接著我就說一句，我說我告訴你，這本是刁居士的，不是我的。他
說，能不能借我們，我們也翻印翻印？後來我說你等著，給我三天
時間，我給你商量商量。實際我就想，我得問問刁居士同不同意。
結果刁居士上我那去，我說刁，誰誰誰要這本書。刁說，那給吧！
當時我還想，這回挺痛快。所以這本書也發出去了。現在就是謝居
士手裡那本書，發沒發出去我不知道；我們小余是在吉林，她手裡
有一本。所以這次來，看咱們的書架上又有這本書，我們幾個都挺
高興，趕快再拿幾本。所以說這本書，我告訴大家，是傳世之寶，
誰請誰合適，誰有智慧，我是這麼想的。所以我拿到這本書，當時
我就覺得，它的分量沉甸甸的，它的內容無可比擬。
　　我回去，因為有病，每天我又有機會聽經了，刁居士給我的任
務，就是把我關在屋裡，妳不許接電話，不許接待來訪者，妳也不



許出去，妳就是聽經。所以我一天我又可以聽八個小時到十個小時
，就這麼的把師父講過的，我就這麼聽過來。我一邊聽一邊對照書
上講的內容，這樣可能理解得更快一些。當時我聽這部經的時候，
一開始有的地方聽不懂。我告訴你們，我為什麼說這個話題？因為
有的佛友跟我交流的時候，就打電話說，「劉大姐，我聽不懂，聽
不進去」，就有這幾種說法。我當時說，我說我一開始聽的時候，
也有的地方沒聽懂，但是你返過來再聽第二遍的時候，第一遍你沒
懂的地方可能就懂了；你再聽第三遍的時候，你第二遍沒聽懂的地
方，可能你又懂了一些，慢慢的聽次數多了就聽進去了。我一開始
聽的時候，有點聽不進去，有這種感覺，但是後來當我聽進去的時
候，我就捨不得放手，我坐那兒聽七、八個小時。如果不來人，沒
有事，我可以七、八個小時我都不動地方，真是聽進去了。
　　後來我採取個什麼辦法？我做小卡片，我告訴你們我做小卡片
。就是比如說第一集，它哪些是重點，我寫在小卡片上；然後哪些
地方和我有針對性，我對照，是我應該借鑒、學習的重點地方，就
是和我對上號的，我又寫一部分。所以我這個小卡片，就是每一集
都有兩部分，一部分是這一集講解的重點，下一部分就是和我對上
號的那部分重點。所以五十九集，我看到現在，小卡片是攢了一落
。你現在從頭再翻一翻，然後你在聽第二遍的時候，你再對照你的
小卡片，你又有新的收穫、新的體會。這樣逐漸積累，這個講解你
就完完全全聽懂了。所以現在我每天要是不聽，好像覺得缺點什麼
似的。我是二十一號出發的，二十一號、二十二號、二十三號這幾
天，其中昨天是在這兒聽師父講第六十二集，從家出發那一天就沒
有時間聽了。回去的時候，在這兒我可以接著聽，我要是在走之前
，這幾講我都可以在師父這講堂裡聽，這樣我就基本沒落課，回去
的時候哪個落了，我再給它補充上來。



　　這個《大經解》的深刻含義真是不可言喻。我告訴你們，我上
次從香港回去以後，遇到一些考驗，給我打電話的，各種聲音都有
。當時我就想，我上了一趟香港，見了師父，回來以後，這考卷馬
上就跟上來了。那個考驗又是挺難的題，我估計最起碼也是考博士
的題，人家不是說博士要畢業了，給你出博士題。我就想這次的題
可能又是博士題。有很多聲音都是開導我，教育教育，或者是提醒
提醒、指點指點，不管誰說什麼，我都虛心的聽。聽完了以後，我
問人家，我說你說完了，你想聽我說點嗎？你要是想聽，我就說點
；你要是不想聽，您的意見我都聽了，我要做為我的參考。我說大
家都是同修，彼此互相促進，就是這樣。有的同修說，那我就聽聽
妳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說你要聽我的看法，我這人可比較直，比
較坦蕩，我有啥說啥，我不會順情說好話。我的原則就是不討論、
不爭論、不辯論，我從來不說對方你對或者你錯。我說我就是聽你
的意見，我認真聽，然後我再說說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第一個考驗，就是妳為什麼要讀《無量壽經》？這個問題尖刻
不尖刻？因為我多次講的時候，我一貫是這麼個說法，我是一門精
進，長時熏修，我就是一部《無量壽經》，一句阿彌陀佛佛號。所
以人家給我提的問題很有針對性，問為什麼要讀《無量壽經》？而
且人家談了人家的看法，人家為什麼不讀《無量壽經》，我都仔細
的聽了。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我是這樣回答的，我說因為我接觸
到《無量壽經》，一開始讀的時候，我就心生歡喜，朗朗上口，愈
讀愈愛讀，所以我就一直讀到現在。我不但現在讀，將來我還要繼
續讀，我就是這部經了。因為我比較笨，你讓我讀那麼多經我也記
不住，我笨，我就可這一部經讀。那次我講了，一經通了百經通，
我就認準這門，可能《無量壽經》我要讀通了，別的經我大概也能
明白一點。時間也不多了，我和人家不一樣，我得的是絕症，說不



定哪天我就回家了，你說那麼多經，我哪有時間去讀完！所以就這
一部來吧。我就告訴同修，我說我就選擇了《無量壽經》。
　　然後說妳為什麼如何如何，為什麼如何如何，那個具體的問題
我就不能一一跟大家說。當時我是這麼回答的，我說，釋迦牟尼佛
講經說法四十九年，給我們留下那麼多寶貴的經典，這些寶貴的經
典沒有先沒有後，沒有一、沒有二，它都是一，關鍵是哪部經契你
的機，我一直是這個理念。你就選擇哪部經，沒有好、沒有壞，沒
有誰高、誰低，這是一。第二，選擇聽哪個師父的法，我說這也是
各人的因緣，對不對？這麼多師父都在講法，你聽哪個師父的法，
你心生歡喜，你願意聽，你覺得和你能對上號，你就聽這個師父的
法。我告訴他，我說因為這十多年，我就一直是聽淨空老法師的光
碟，聽進去了，也聽懂了，而且也受益，所以我就一直堅持聽老法
師的法。不但現在聽，將來我也要聽，一直到我往生，我就是這個
信念。
　　因為我這個人幹什麼就是比較強，按我們北方人的話說比較擰
，如果你用道理能把我說服，我服氣；如果你就是高壓，你必須如
何如何，我那個擰勁上來我還真不服，我認為我這條道走對了，一
般的搬不動。我從香港回去以後，有很多人打電話，聲色俱厲，妳
不能如何如何，妳不能講什麼講什麼。我笑了，我說，你想聽聽我
的意見嗎？那妳說吧！很橫，都很厲害。我說，就這麼個原則，阿
彌陀佛讓我講啥我就講啥，我說我把自己早都交給阿彌陀佛了，我
那六個字不是有個聽話嗎？我說我聽誰話？我聽阿彌陀佛的話，阿
彌陀佛讓我講誰我就講誰，讓我講哪面我就講哪面，我就是這樣。
我說我雖然笨，但是我比較老實，比較聽話，我明白多少，我就不
保留的告訴大家，給大家做為參考。如果對同修有一點益處，我說
那就阿彌陀佛了，要不把我留在這個人世間幹什麼來了？



　　按我得這個絕症病，我十年前就應該走了，因為好幾次親朋好
友都來給我送行來了。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同修聽沒聽過，得病的
時候重到那種程度，著名的兩個醫院基本宣判我死刑，我又不能吃
藥，又不能打針。你們看我現在像個人樣，十年前你們要看見我，
能嚇跑好遠，特別嚇人，外貌特別恐怖，我自己照鏡子，我不知道
那是我自己。我學生去醫院看我，四張床位，沒有認出來我，你說
我病到什麼程度！所以到醫院去的，後來我出院，到我家去的，基
本都是給我送行去了，誰也沒想到我能活過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不能打針、不能吃藥，所以才回到家裡。我告訴大家的都是實
際情況，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這些個？就是有的人說，妳要是這麼
說，人家醫院不都得黃了嗎？妳不用治妳就好了。因為我屬於特殊
情況，我告訴大家，我不能打針、不能吃藥。後來人家大夫都直拍
大腿，說老太太，妳的病我們弄不清楚、弄不明白，妳說妳不打針
、不吃藥，我們醫院怎麼給妳治？我不能難為人家，就這樣回家的
。這個情況是真實的情節，絕對不是虛構的。
　　同修們去給我送行，我的學生、我的朋友、親朋好友到醫院去
看我，幾乎沒有不哭的。到我家裡去，不敢公開的，偷著哭，我都
看見了。我說你們哭什麼！對我來說，生和死沒有關係，因為它就
像回家一樣，到時候我就回家了。阿彌陀佛一招手，我就回家，那
是我真正的家鄉，是我嚮往已久的家鄉。所以心態很平和，也可能
就是這種心態，我活過來了。那時候，我病重的時候，我還沒有接
觸到《無量壽經》，還不知道念阿彌陀佛，那是一九九九年、二０
００年，二０００年是我病最重的時候。就是這樣，不能住院，不
能打針，不能吃藥。我回家以後，因為那個形相我上不了班，我都
下不了樓，蹲下起不來，起來蹲不下，就這種狀況。所以說，一下
子你就在家就地臥倒，你就老老實實的該幹啥幹啥。好在我佛緣比



較深，這個時候就逐漸逐漸的接觸到佛法、佛經，就多一些了。那
個時候也沒有什麼就是我應該選擇哪個法門，連這個我都不懂。後
來我接觸到《無量壽經》，好像一下子就被《無量壽經》吸引住了
，大概就是這個因緣，然後就捧著這一本經，就一直讀到現在。然
後有人告訴我念阿彌陀佛，我就念阿彌陀佛。至於阿彌陀佛是怎麼
回事，沒有聽師父講法之前我不知道，反正告訴我念啥我就念啥。
就這樣念了十一年，從一九九九年有病到現在，正好十一個年頭，
所以我又多活了十一年。
　　現在我就想，如果阿彌陀佛說還有任務給你，你還得接著在人
世間，你該幹啥你還得幹啥，我聽話，我就老老實實的。比如說今
天，大家說劉老師妳再跟大家講講。好，我就跟大家講講，我就有
啥說啥。你們看，我沒有題，也沒有提綱，也沒有講稿，我啥也沒
有，全靠三寶加持，不是我有辯才、我聰明、我有智慧，不是這樣
的。因為第一次來的時候我曾經跟師父說，我說師父，我啥也沒有
，我大腦空白，你讓我上去講什麼？師父笑了，說好好，妳坐那兒
妳就知講啥了。我想，師父告訴我坐那兒就講啥，那我就去坐著去
。
　　所以我第一次，就四月四號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坐在這兒的
時候，當時我自己真不知道我講啥，我進這個屋之前的五分鐘，我
大腦還是空白的。進這個屋，就是拜佛，然後就往這兒一坐，我當
時心裡就這麼想，師父說了，我坐這兒我就知講啥，就這麼傻呵呵
的。你說是不是個傻老太太，一般的敢嗎？啥也不知道，也沒題，
也沒提綱的，大腦又空白，自己都知道，就敢往那兒坐。師父說了
，我得聽話，那我就來坐著。那次在香港一共講了七節課，十四個
小時。這次來又讓我講，我又告訴他們，我說我還是啥也沒有，真
是沒有，你看就空手來的。坐這兒跟大家面對面講，我就覺得心裡



很放鬆，因為我面對的都是佛友，我有什麼跟你們說什麼。如果咱
們大家共同切磋，在學佛的路上有進步，那就對大家都有好處，這
也是師父對我們每個學佛人的期盼。
　　現在回過頭來，接著說《大經解》。我的想法和認識和咱們師
父有直接關係，這個都像小插曲一樣。我來到香港以後，就是我第
一次來香港，我回到哈爾濱，他們問我，說妳去香港，對香港有什
麼印象？我說樓高、路窄、人多。因為我上次來，是住在一個寮房
，可能就是鍾博士住那個寮房，我們來的頭一天他到日本去了，我
們來了以後，可能就住在那個寮房。從那個寮房到這兒，我每天就
是兩點一線。那個時候在這兒住了七天，九龍公園每天從門口過，
沒進去過，就是從寮房到這兒，從這兒到寮房。所以回去以後人家
問我印象，我就是這個印象，樓挺高的，道挺窄的，人挺多的，人
們走路的時候步履匆匆，都很急。尤其早上我們往這面來，人家上
班的跟我們對流的時候，就看一個一個都蹈小碎步，都急匆匆的，
就是這樣。對老法師什麼印象？因為我是第一次見到老法師，我說
第一，老法師是一個愛國、愛教的老人；第二，老法師是一位慈悲
的長者；第三，老法師是當代的高僧大德。我對老法師就這三點評
價，我是按照這個順序。首先，我沒把老法師看作是一個神，我把
他看作是一個人，他就是一個愛國、愛教的老人，一個慈悲的長者
。我第一次來，那種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因為以前我沒想來過香港，有的同修提醒我，讓我到香港來見
見師父。我說那麼大歲數的老人家，我不想去麻煩他，每天面對鏡
頭，天天都見面，師父告訴我的話，我聽明白，我去做就可以了。
我說今生如果沒有機會見到老法師，將來西方極樂世界一定是在那
裡見面，我一點也不著急。後來一個因緣成熟了，我就這麼的來到
了香港。因為剛開始我不懂，第一次約請我的時候，我說我不去，



我哪也找不著，我守家在地，我老守田園，哈爾濱都沒幾個地方我
能找得著，香港在哪兒我更找不著。你說可笑不可笑？有的佛友說
，劉大姐，這樣說不行，妳這是拒緣。我還不懂啥叫拒緣，還得問
，啥叫拒緣？人家告訴我了，那我下次不拒，這把拒了不對，下次
不拒了。所以第二次約請我就沒拒緣，四月四號就來了，我就是這
麼到香港的。我這人從來沒對什麼事情那麼執著、那麼攀緣，我非
得想如何如何，沒有。我可能和老法師有緣，我可能和《無量壽經
》有緣，和這《大經解》有緣。
　　現在我的整個生活，基本這就是貫穿。你想想，我為什麼剛才
說咱們把它穿成一條線？你想，夏蓮居老居士會集，黃念祖老居士
註解，淨空老法師給我們講，然後傳到我們這兒，我們好好的學，
是不是一條線？這叫不叫師承？大家琢磨琢磨，是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說這就叫師承一脈去極樂，將來我們都是西方極樂人。因為什
麼？我們是聽師父的，師父聽師父的，然後師父的師父又聽師父的
，就是這麼傳下來的，我們就是師承一脈去極樂。過去為什麼告訴
我這句話的時候，我不太理解，什麼叫師承一脈？這次通過講《大
經解》，我把這個問題搞明白了。我們不是沒有依靠的，我們依靠
的是阿彌陀佛，真是，我們不是沒有目標的，我們的目標就是今生
成就，我們的方向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我那個時候我不是說我四個
一嗎？一部《無量壽經》、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一個老師、一生成
就，現在再加上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六個一。我們這六個一，要
是老老實實去做，必保回西方極樂世界，這是沒錯的。
　　我這個信念就特別堅定，愈來愈堅定，所以別人說什麼我都無
所謂。他們在聲色俱厲的電話裡訓斥我的時候，我都覺得我的心裡
在笑。他們說完了以後，我就感覺到人家那面電話都氣得呼呼的，
我這面還沒事，我笑呵呵。我說你說完了？我說我告訴你一句話行



不行？行，妳說吧！我說我就告訴你們一句話，「別瞎折騰了，你
們整不動我」，我就這麼跟人說的。我一想，我這麼一說，人家對
方也可能就聽明白了，人家就不折騰了，也可能沒聽明白，還得繼
續折騰，人家挺生氣。對我來說，無所謂，你們說啥，到我這兒，
全都變成阿彌陀佛，你罵我也是「阿彌陀佛」，你訓斥我也「阿彌
陀佛」，你讚歎我也「阿彌陀佛」。我現在倒是非常希望聽聽不同
的聲音，人嘛！現在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多次提到我，大家可能都
聽到過。我昨天在電梯間，我跟師父說，我說師父，你別再說我了
，你都把我講成世界名人了。我說我回家以後，我老伴一見我就說
，「妳全球直播」，連我老伴都知道我全球直播。我說師父，你別
再說我了。師父說，好好好，給大家做個好樣子。師父讓我給大家
做個好樣子，我說我就努力去做。
　　所以現在我就想，你來到這個人世間，你該幹什麼你就老老實
實去幹，你別想你自己，你就想，我的整個身心交給阿彌陀佛，這
是一；第二，我的整個身心交給眾生，盡虛空遍法界苦難眾生，都
是我的親人，我都交給他們了。我為什麼樂呵呵？為什麼快樂？我
告訴你們，就是沒有我，沒有我真快樂。你要成天琢磨自己那點事
，你肯定煩惱。我沒有事可琢磨，一天傻呵呵的，有的時候甚至就
像一幫人坐在一起嘮嗑，你看我眼睛瞪圓了，那是我沒聽懂，就是
有些咱們之間在嘮嗑的時候，有些話我都聽不懂，你們說我傻到什
麼程度，就是這樣的。我現在就是讀經、聽碟、念佛、拜佛、繞佛
，我每天幹的事就是這些。哪個佛友有事，一個電話，跑去了，給
送點藥，送點什麼膏藥，要往生的去鼓勵鼓勵，我每天幹的都是這
些事。反正早晨一睜眼睛，我想又多一天念佛時間，我把每一天都
當作我生命的最後一天，所以每天我都這麼快樂。到晚上躺在床上
，今天該辦的事我辦了，佛我念了，想想我有什麼應該改進的，然



後念著佛號睡覺了。我睡眠特別好，我每天晚上八點多鐘我就睡覺
了，我睡得早，躺在床上基本上不過五分鐘，我就睡著了，還不作
夢。
　　第二天早晨兩點準時起床，收拾收拾，現在我是每天三點出去
繞佛。我告訴你們，我繞佛的隊伍現在愈來愈壯大，原來我在那兒
繞佛的時候，就我們兩個人、三個人。現在有些佛友可能看光碟看
見吧，知道我在什麼地方繞佛，現在逐漸都找上去了。有的佛友早
晨兩點多鐘從家出發，就往我繞佛的地方趕，他得走將近一個小時
。我說你們沒必要這樣，家附近有地方就可以。說不行，到妳這兒
跟著妳繞，覺得可好了。現在我們大約有十幾個人了，我估計這個
隊伍可能還會逐漸壯大的，這樣也好，是不是？大家都說這個場特
別好，在這兒繞就覺得非常舒服，心情非常快樂，這樣不就好事嗎
？那好，大家都來繞。每天大約是繞兩個小時左右，兩個小時可能
是一萬米。因為我繞的速度比較快，兩步一句阿彌陀佛，我就是這
個速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走路也是這個速度，念也是這個速
度，你念和你的腳步正好是同步。我們這些佛友繞是各按各的速度
繞，他們說攆不上我。
　　我這是繞了好長時間了，所以現在你看我走道，你想讓我慢下
來我慢不下來，大家在一起走走走，我嗖嗖嗖就跑到前面了。有時
候都不由自主，比如說有出家師父我們一起走，我知道應該是師父
走在前面，我就想慢點走，慢點走，可後面，愣壓著自己慢點走，
有時候不由自主的又跑在前面去了，想想馬上再壓住腳步，就是這
樣的。所以現在我告訴大家，繞佛是個非常好的修行方法，心特別
靜。當你繞的時候，你心裡想阿彌陀佛，你嘴裡念阿彌陀佛，然後
你耳朵裡聽阿彌陀佛。大圈我繞一圈大約是八分鐘，你就這個速度
繞一圈，然後你再繞一圈，你繞十圈下來以後，第十圈肯定比你第



一圈要靜得多的多。因為我去的時候，我到繞佛這個場地的時候，
基本上是三點鐘，東北哈爾濱三點鐘好像比這邊亮天早。我繞到五
點鐘回家做飯、吃飯、收拾屋，八點多鐘就沒有什麼事，我就可以
聽經，如果沒有佛友找，就是這樣。所以說，我《無量壽經》讀了
這麼多年，阿彌陀佛佛號一直堅持念，然後我再繞佛，這些個因素
綜合起來，最最重要的，三寶加持，我現在身體狀況真是挺好的。
　　我上次從香港回去，為什麼病了？我知道，累著了。我那次就
是從正月初一，師父在網上講我，我從正月初四開始第二次成為名
人，就是哈爾濱最起碼轟動了，然後黑龍江省轟動了，然後全國轟
動了。我又像二００三年第一張光碟，出「信念」那張光碟一樣，
又熱鬧了。刁居士在我那兒，她知道，從正月初四開始，我大約有
一個半月，我沒有正規的吃一頓飯，有時候一天一頓飯吃不上，就
是給我做好了，我沒有時間吃。因為來的佛友是一波接一波，互相
交叉著，我不好意思說你們等我，我吃兩口飯再跟你們說，我不好
意思。因為他互相交叉著，沒有空閒的時間，因此我那一段時間就
沒有機會吃飯。後來我總結總結，好事！第一，糧食省了，對不對
？你看，沒有功夫吃飯，糧食省了；第二，體型苗條了，人家想減
肥還減不下去，我這自然減肥，你們看我現在多苗條，是不是腰板
溜直，挺標準的。這就是好處，兩大好處，真是好事。到現在我吃
飯，我一天一頓不吃我也不知道餓，吃一頓也行，吃兩頓湊合，吃
三頓就不舒服了，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讀經，讀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你的境界和經
是什麼感覺？融合在一起了，就是那個場景，好像你就身臨其境了
。比如說對於西方極樂世界的描寫，你好像就置身於西方極樂世界
，就是在那個環境裡。你讀到那些佛菩薩，你就覺得他們就在你的
身邊，你們就在面對面的交流，就是這種感情。這種境界特別微妙



、特別幸福。所以說這次《大經解》，我為什麼說那本書我捨不得
放手？因為我看進去了。這回好了，我這回回去的時候我又可以拿
一本，我又有看的了。我一邊聽碟片，一邊看著書，一對照起來以
後，自己好像我這個人就沒有了，我就是那種感覺，好像我都不存
在了。我都說不出來那種美妙的感覺，我不知道大家你們能不能體
會到。就是當我看這個書的時候，原來這個字不是豎行嗎？一行一
行的，我看的時候，它就連成片了。然後我看這一行的時候，好像
這整個一篇我都看完似的，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看的。不是說咱們像
讀書似的，一個字一個字、一行一行這麼讀，好像不是。這是概念
，我這一篇好像我一瞬間就看完了，再翻那篇又看完了，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身臨其境了。
　　為什麼《大經解》我再三的勸大家，你現在如果暫時聽不進去
，千萬不要放手，接著聽。當你聽進去的時候，你就感到了，太好
了，真是太好了，那個時候你會感謝我的。劉居士告訴我不放手，
讓我好好聽，她說得太對了。因為我感覺到好，我就希望大家都得
到這種益處，都能體會到，這可能就叫法味吧，是不是這樣！比如
說，我剛才是開玩笑，實際好像也是我的真心話，他們怕我冷，因
為在錄像間空調比較涼，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感受，我告訴他們我
說不冷，當我講的時候我全身是熱的。我說當我覺得冷的時候，阿
彌陀佛給我送的是暖氣，當我熱的時候，阿彌陀佛給我送的是涼氣
，所以你不用擔心我冷不冷、熱不熱。我現在真是全身是溫熱的，
特別舒服的那種感覺。你坐在這裡，真是三寶加持，我哪有這麼多
話跟你們說！我告訴你們，我是個性格非常內向的人，我也不善張
揚，我平時，尤其是現在，我愈來愈感覺到我的話很少很少，有時
候一天沒什麼事，我可能連十句話都說不過去。不是我要止語，我
不是這樣，不是有意我今天不說話，我止語，不是這樣，自然而然



的我就沒有話說了，就是這種自然的感覺，是非常真實的。過去看
點什麼不順心的事，比如說跟我老伴叨叨叨，我現在不叨叨了，我
也沒有什麼不順心的事，我也不看人家不順眼了，整個境界一轉以
後，人的境界確實是在提高。
　　怎麼提高的？聽經聽明白了，聽進去了。如理如法的聽經，絕
對對我們修行人是非常有益處的。因此現在你看，咱們的條件多好
，法寶隨手可得，咱們佛陀教育協會的法寶，大家隨便結緣，這個
方便條件太好了，所以我們太有福報了。這樣你看光碟有光碟，你
要看書有書，你結合起來還可以對照，創造這麼好的條件給我們大
家，你說我們大家再不好好修行，再修不成，真是，失去了這個機
緣，多麼的可惜！反正我告訴你們，我是啥也不想了，我這一生就
是要回家，我就是要回西方極樂世界，而且我堅定我一定能回去。
我回去，我不自私，我不回去享受，在阿彌陀佛身邊，在阿彌陀佛
的加持下，我學會本領，我肯定我會倒駕慈航回來，虛空法界哪個
地方需要我，我就到哪兒去。過去我比較狹隘，我就認識這娑婆世
界，所以那時候就想，到時候我回我還回娑婆世界。我現在不是這
麼想了，虛空法界哪兒需要我，我就上哪兒去，我沒有挑剔，我不
侷限於娑婆世界了。
　　過去我老伴說我上西方極樂世界自私，為什麼那個地方那麼好
你要去？因為他聽我讀經，我告訴他西方極樂世界如何如何好。他
說那你為什麼不上地獄去？你怎麼非得要上西方極樂世界？我說老
伴，你對我是一個好提醒，我說如果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讓我回
去，我就上西方極樂世界；我說如果地獄眾生需要我，我就上地獄
去，我就和地藏王菩薩一起救度這一方的眾生離苦得樂。我說我沒
有挑剔，我不是挑好地方，壞地方我不去。實際沒有好、沒有壞，
都是你的心感召的，是不是？你感召的是極樂世界，現的就是極樂



世界；你感召的是地獄，現的就是地獄，所以咱們不要分別。那時
候我跟大家說了幾句，我說「虛空法界皆我故鄉，自由自在，來來
往往，哪方需要到哪方去，眾生離苦，我心歡暢」，好像就每天都
用這幾句話來提醒我自己。
　　前些日子我到刁居士家去，她說大姐，我姐夫給我寫這個條幅
，這個字我不認識，人家來問我，說妳這條幅上寫的啥？我說我認
識，雖然我老伴寫那個字我不太認識，但是因為那個詞是我說出來
的。後來他們告訴我，說這是你說的詞，我才想起來這是我說的，
實際是不是我說的我也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就是告訴說「末法末
劫時空點，六道眾生多苦難，泣勸眾生快覺醒，速登回家大法船」
，就這四句話。後來我想起來，這四句話是我什麼時候說的？有一
天可能是小刁上我家，她姐夫說，我給你寫個條幅吧。小刁說，大
姐妳給我說個詞，讓我姐夫給我寫。好像我是不是我隨口我就把這
四句話說了，我老伴就它寫在條幅上，就給她裝裱了，她拿回家就
掛在家。這個事我早都忘了，都沒有印象，那天上她家一看，她一
說，我說可能是那天我說的，就是這樣。
　　這些個告訴我們什麼？讀經、念佛、回家，就是告訴你就是這
一條路。我不知道現在大家是不是你堅定不移的選擇這條路？現在
有很多佛友說，劉居士，有的管我叫劉姨，有的叫劉大姐，我說怎
麼稱呼都行，我說那都是符號，都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拿沒拿到回
家的通行證。有時候我們在一起我就說，我說自己多琢磨琢磨，拿
沒拿到通行證？拿到通行證以後不能懈怠，得繼續努力。我說沒拿
到通行證的，加油、努力，得把通行證拿到手，現在有什麼放不下
的！真是，有好多佛友見到我以後，就是我們在一起那麼開心、那
麼快樂，真是讓我非常感動。你說我一個老太太，傻裡傻氣的，土
裡土氣的，我有什麼德能？讓大家，我用一句個什麼話來說？大家



像眾星捧月一樣的對我。我告訴你們，佛友對我好的那種程度，我
真是都形容不出來。我自己問我自己，你有什麼德行，你讓大家這
樣對你？現在這個事，一開始我有一定負擔，我不希望我成為名人
，我怎麼成名人了？所以大家打電話也好，或者是到我那兒去也好
，跟我所說的，去，我跟他們說，我說我不像師父說的那麼好，師
父讚歎我是讚歎咱們所有的學佛人，他是希望所有的學佛人今生都
能了生死，都能回家，這是師父對大家的希望。
　　師父把我推出來，我琢磨琢磨，我也不出頭，也不露面，十多
年我就擱家裡貓著，怎麼就把我推出來了？後來我跟師父說，我說
師父，我一九八四年調省政府的時候，因為我非常土氣，人家沒有
我這打扮的。某某處的一個副處長，跟我們處長問，說你們基層處
擱哪挖出個出土文物？我成了省政府的出土文物。一直文物了這麼
多年，然後有病就回家了。我說師父，這出土文物你怎把我挖出來
了？師父說，好好好，給大家做樣子，給大家做樣子。我就仔細琢
磨師父這句話，我給大家做什麼樣子？老老實實念佛的樣子，這就
是師父對我的期望，期望我給大家做這個樣子，然後期望大家好好
念佛，老實念佛。因為只有你老老實實念佛，你才能回家，這是連
帶關係。所以我就覺得我肩上的擔子太重了，我有那個本事嗎？我
上次來的時候，師父就坐在這個座位上講《大經解》的時候，我是
坐在那一側的位置上。你們看第一集到第五集，你們再看的時候你
仔細看，師父的眼睛往那面，眼光往那面看的時候，那就是師父瞄
著我，說那個話就對我有針對性，我真是這麼理解的。
　　師父說了幾句什麼話，我真是牢牢記住了。第一句話師父說，
不要做自了漢，就是告訴我不要做自了漢。因為我十來年我一直擱
家貓著，我沒有出來，這是不是師父針對我說的？第二句話師父說
，不要獨善其身。我很認真，我回家去查字典，「獨善其身」我得



把它整準確，啥意思？我查字典查明白了，不要光顧你自己。第三
句話師父告訴，要帶更多更多的眾生，當然包括咱們人，有形的、
無形的眾生都包括，師父就說要帶更多更多的人回家。這三句話我
對號了，這是師父告訴我，大概就是我的任務。既然任務明確了，
咱們就好好做。所以現在我就想，不要辜負師父的教誨，老老實實
的做，能做到哪，我百分之百的努力我盡到了，我不留遺憾，我不
讓師父為我操心，也不讓師父失望，更不讓對我寄託了那麼多、那
麼大期望的那麼多佛友們失望。
　　我有時候過關過不去，你們看我現在，不要把我看得很神，我
一定要給大家解決這個思想認識問題。現在很多人，很多佛友給我
打電話，到我那兒去，或者請我出去以後，他們的語言告訴我一個
什麼？就是說我神了，就把我看得非常神非常神，我什麼都能、什
麼都會，我什麼困難也沒有，我是一帆風順的。我告訴大家，不是
這樣的，我經歷的苦難、磨難非常多，真是這樣的，我不騙你們。
就是肉體上的、精神上的，各種各樣的磨難我都經歷了，我曾經有
過不去關的時候。我曾經跟我身邊的刁居士說，我說刁，這個關實
在是難過，我有點要退了。刁居士就說，那不行，你退？我們還等
著看你給我們做好榜樣，你就給我們做這個樣子？你讓大家太失望
了。就這麼直截了當的批評我，當時真是給我敲了警鐘，再難我也
得前進，我不能退，因為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那麼多佛友對我太
寄希望了。
　　我從香港回去以後，我到大連去一次，到大連我給大家也不是
什麼講課，那你說我用什麼詞來說，就是這麼面對面和大家交流。
那一次去了可能大約是二、三千人，那兒好像是一個寺院，樓一層
一層的，它的樓梯就是那樣，我說不出來，反正坐人是一層一層那
麼坐的。就去了那麼多老菩薩，當時我給他們講的時候，反正我就



覺得大家都特別開心。照下來的照片，這兩天小余拿去我看，就是
那個場景，那老菩薩笑的，真是發自內心的，當時那種場景特別讓
我感動。後來我又上蘇州去了一趟，在蘇州是幾家聯合搞了一次，
他主要是傳統文化，就是講「智慧人生，和諧社會」，是這個專題
，給我安排了兩節課，上午一節，下午一節。它那個場面就是現在
我仍然歷歷在目，它是現搭的講演，是叫廳，還是講演場，還是講
演棚，我也不知道，新搭的那麼大一個棚，得費多大功夫，裡面都
重新佈置的。講的時候，所有的聽眾都是坐在地上，沒有椅子，因
為有椅子佔地方，坐的人少，所以就地鋪著墊，聽眾都是坐在地上
。當時我坐在台上，我就覺得心裡好難受，你看我坐在台上挺舒服
的，那麼多老菩薩們坐在地上，這麼仰臉瞅著我，我真是心裡挺難
過的。但是就是那個場面那個條件，我也解決不了，我只好盡心盡
力的，把我所有真實的東西，我都如實的告訴大家，這就是我唯一
能做的。
　　那天我下午講完了以後，主持人是傅沖，可能在座有認識的，
就是那個演員傅沖，和丁嘉麗老師、胡小林老師在一起的，她是主
持。我講完了以後，她說，全場一致要求劉老師繞場一周。因為那
一次可能也是，反正我在台上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一個
挨一個，一個挨一個，後面的居士們說沒看清楚。它前面有大屏幕
，可能風一刮，大概它不是那麼特別清楚，有點污，要求讓我繞場
一周。你說一個傻老太太，幹嘛，讓人大家這樣，沒辦法，就繞場
一周吧。他們把我圈在中間，我就在中間那小圈圈裡，他們這個圈
移動，我不就往前移動了嗎？就這麼繞場一周。因為兩邊，一個是
一片一片的都跪了，要是三、五個，肯定我要去把他們掫起來的，
幹嘛！然後都想來摸摸你，就那種感情，老菩薩們那手使勁的往圈
裡伸，我也去摸摸他們，我不忍心就讓他們使勁那麼搆我。但是一



圈把我圈著，我出不了圈。就這樣，我就繞場一周。那些老菩薩們
哭得，我都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眼淚。當時我就心裡想，你劉
素雲何德何能，讓大家這樣對待你，你為大家做了什麼？大家這樣
對待你，我真是非常慚愧，我真是非常感動。
　　師父把我推出來之後，我所受到的禮遇，我都沒法形容。因為
我以前很少出門，我沒有見過世面，我不知道道場的規矩，我出來
也傻呵呵的。我不是十來年沒出來嗎？這次是把我逼出來的，我出
來以後到外面一看，就好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似的，哇！外面的世界
是這樣的，好像看什麼都非常新鮮，聽人家說啥都新鮮，都聽不懂
。我可能我心裡就是阿彌陀佛，別的我沒有，愈念，我不能說我愈
念愈傻，我要說我愈念愈傻，你們說劉居士愈念愈傻，我可不敢念
了，不是這樣。我也不能說我愈念愈有智慧，那有的說你吹牛，你
念出智慧了。我不知道我怎說好。反正我覺得我就是愛念佛，我也
會念佛，我也願意念佛，我也願意成佛。昨天師父講法時說，六祖
惠能大師去見五祖，五祖問他幹什麼來了，他說我來作佛。我當時
心裡傻乎乎說了一句，心裡說的，因為我就坐在這兒聽師父講，我
心裡說「我要去，我也這麼說」，就能傻到這分上。你說是不是真
心話？是真心話，我這個人不善於張揚，我不會說謊話。師父這麼
說的時候，馬上我心裡就反應，我要去我也這麼說，我就是要作佛
，真是這樣的。你說學佛為什麼？念佛為什麼？不就是為了作佛嗎
？
　　然後三句話，我告訴你們，第一句話是方東美先生說的，他說
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這個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我過去對這句話
認識不深刻，現在我愈來認識愈深刻了，為什麼是最高享受？就是
你享受到了，你才知道學佛是多麼樣的快樂，你的煩惱愈來愈少，
愈來愈少，愈來愈少，快樂愈來愈多，愈來愈多，你說多麼好！所



以說，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最高，再沒有比這個高的。這是第一
句話。我又說了一句什麼？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因為我念出快樂
了。我就想，有什麼事能比念佛再快樂的？有多少金銀財寶也比不
上念佛，是不是？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第三句，作佛是人生的終
極目標。這就是我概括的這三句話，我把它連在一起，我說這就是
我的努力方向，我要享受到學佛的快樂，我要享受到念佛的快樂，
我要完成這個終極目標，我一定要作佛。我人生下面有多少時間我
不知道，因為我都交給阿彌陀佛了，那些都歸阿彌陀佛管，我剩下
的時間就是這三句話，這就是我的目標，而且是堅定不移，最後那
肯定是回家。
　　我現在就有什麼感覺？每當我讀經的時候，每當我繞佛的時候
，我就想，我繞一圈我離西方極樂世界這個家門就近了一步，我又
繞一圈我又近了一步。另外那些看不見的眾生，他們和我一起繞佛
，我看不見。有的佛友去繞佛，說，眾生太多了。我當時心裡想，
好事，是不是？念佛的眾生愈多愈好，師父不是告訴我帶更多更多
的人回家嗎？那你說，這不是都跟上來了嗎？我回家，我一定要帶
更多更多的跟我一起回家，一定要去見阿彌陀佛，一定要讓大家作
佛。如果我不完成這個任務，不完成這個使命，我對不起阿彌陀佛
，我對不起師父，我對不起眾生。真是，現在比如說，我也有時候
辦傻事，但是我覺得我沒有為自己，所以我幹啥都坦坦蕩蕩的。比
如說我家播經，我已經播快十一個月了，就日夜不停，二十四小時
不停的播，給虛空法界的那些眾生，不同維次空間的眾生播。一張
光碟一次是播半個月，半個月播完了再從頭播，就這樣播，我已經
播十一個月。再一個就是，我家的念佛機是二十四小時不停。
　　我當時，我不會請，我也不會送，我就那樣想，所有有緣的眾
生，願意聽經聞法的，你們隨時來，我都歡迎，沒有限制。我不是



說我請誰，請誰，我不會，我就說所有有緣眾生，誰願意來聽我都
歡迎。願意聽經的在這面聽經，願意念佛的到佛堂去念佛，兩不耽
誤，就這樣十一個多月。當時有人說，你給虛空法界不同維次空間
的眾生播經，那你不是把鬼都招回來了嗎？我說我就是要把他們招
回來，上我家來聽經聞法的鬼都是善鬼，沒有惡鬼，都是要成佛的
鬼，那有什麼不好？因為老法師有一段開示，我說我聽老法師講，
我聽明白了。你要是起心動念說，我家如何如何，我要是這樣，那
鬼都來了咋辦？反正我也看不著鬼，是不是？但是我感覺那鬼都很
善良、很慈悲，他們願意來，願意來就都來聽經了。
　　那個碟有什麼？有《無量壽經》、有《十善業道經》、有《三
時繫念》、有《地藏經》，等等，這些有什麼不可以讓眾生聽的？
我倒希望所有的眾生，只要有緣分，能來到這個道場來聽經，我都
歡迎你們。我告訴他們，咱們來道場，守規矩，我看不見你們，我
也不會招待你們，你們各找各的位置，互相不要干擾，聽經的擱這
面聽經，念佛的擱那面念佛。我說你們隨時可以來，還隨時可以走
，來去自由。你看咱要修成了，上西方極樂世界，不講來去自由嗎
？這些個眾生們到我那兒去聽經聞法、念佛，也來去自由。我說你
們覺得念成了，該上哪兒去你們就上哪兒。完了我心裡加個什麼意
念？護法們慈悲，誰來也別擋著，都讓他們進來。我就這麼的，所
以我沒有限制，我也沒有挑選。我這十一個月我覺得可好了，那些
佛友上我家都說，你家的磁場真好，坐在你家就覺得渾身都舒服。
我也不知道是一種感覺，還是迷信我，還是怎麼的，我說不清楚。
這不是挺好嗎？
　　我再給你們舉前兩天這個例子，我二十一號來香港，起程，二
十二號那天，一個小小子給我打電話，我不認識，我也沒見過。就
說劉姨，你快快救救我。給我的感覺，他電話那邊好像就非常痛苦



，說話的時候好像那脖子被誰勒住不讓他說，就那樣的，連喊帶叫
的，讓我救救他，我也不知道怎回事。我就說了一句，我說大家都
通情達理，咱們不就是要聽經聞法嗎？是不是知道我明天要起程上
香港了，都想跟我去？因為我也看不著，我也聽不著，我啥也不知
道。我說如果你們要是守紀律、守規矩，明天都跟我上香港見老法
師去，上老法師那兒聽經聞法去。完了，電話裡那面就告訴我，劉
姨，我好了。這是我這面的起心動念，是這個起心動念，我電話裡
也這麼說的。完了接著我又說了一句，我說你身邊的那眾生沒有歹
意，他們想去聽經，就這樣。結果第二天我到機場，那小小子在機
場等著我，我也不認識。「劉姨！」我說你誰啊？因為我沒見過面
。他說昨天我不和你通電話來的嗎？啊！我說你昨天和我通電話。
你說就這麼個緣分。
　　我告訴你這個，舉這個例子是什麼？你要理解歪了，你就想劉
居士她有通。我告訴你我沒有，我就是心比較慈悲、比較善良，我
沒有分別，眾生平等，到我這兒來，蟑螂螞蟻都平等，都是菩薩。
我過去特別怕老鼠，我要在道上見著死老鼠，我得繞得挺遠，我繞
過去，我不敢瞅。我現在就可以給牠找個東西給牠包起來，挖坑給
牠埋起來，我現在能做到這一點。就是你那種慈悲心生起來以後，
什麼你都不討厭牠，也不害怕牠，你就覺得要把牠的肉身安置好，
別讓牠晾在街上，車來車往會壓著牠們的，你就是這樣。實際就是
一種慈悲心，你這樣，好多好多眾生他就受益了，你看他聽懂了。
我現在也不知道跟我到香港來的究竟有多少眾生，我沒有通，我看
不著，我也聽不著啥，我就感覺到大概是千軍萬馬。這麼一說，那
能來得少嗎？可有這個機會了。反正我就告訴他們，不管走到哪兒
，咱們都守規矩，別搗亂，到道場，咱要守道場的規矩。所以你看
，如果這些眾生他這一次跟我來到香港，他受不受益？對他成佛有



沒有幫助？可能咱們的一個念頭是對眾生有利的，就解決他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作過一個夢，後來我問了好幾個人，我甚至都問過
出家師父，我這個夢是怎麼回事？他們給我解釋了。因為我二００
０年二月二十五號住的院，我住院兩天，第二天我就作了一個夢，
夢見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的一個老同事，一個男的，老師，因為
我原來當老師來著。他就穿著一個解放軍穿的大頭的翻毛的皮鞋，
我們都管它叫大頭鞋，上一個沙子山。那個沙子山好高好高，他穿
這個鞋往山上一上的時候，一踩，這沙子不就堆下來了，他就掉下
來，上一次掉一次，上一次掉一次。然後他就說，劉老師你幫我一
把唄。我說我怎幫你？他說你蹲下，我踩著你，我就上去了。我說
那好說，我就蹲下了。然後他踩著我他就上去了，沒影了。我不知
道這個夢是怎回事，第二天我就跟我老伴說，我說老伴，你給魏老
師打個電話，你看看他有啥事怎的，我昨天晚上夢著他了。我老伴
就去打電話去了，打電話回來告訴我，他說收發室的一個女老師接
的，她說魏老師兩天前去世了。你看，我是二十五號住院，我二十
七號作這個夢，然後告訴我說他兩天前去世了。
　　這個夢我一直覺得好像是有點什麼說的，後來我就問了一些人
，他們說，那說明你能幫他。我說我哪有那本事！他說你看，他們
問我，你是不是蹲下以後，他踩著你就沒影了？我說是，這我不撒
謊。他說那就是你把他救了。我說那我把他救哪去了？我當時傻，
不懂。我說他還是去世了，他怎沒活？我當時的想法就想，你們要
說我能救他，我應該把他救活，但是他已經走了，就是這樣。現在
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真是，可能我們每個人的心念，那種力太強
了，你別要小看了你自己的力量。因為你這個力量來自於什麼？來
自於十方諸佛菩薩的加持，來自於龍天護法的護佑，真是這樣。你



那個心念是為眾生的，你肯定能救眾生。比如現在做些事情，有的
佛友都說，劉大姐，你幹啥心誠，你幹啥都靈，這事你來辦。我告
訴大家，不是這樣的，你辦你也靈，就是你的真誠心發沒發。如果
你真誠心發出來，誰幹誰靈，我真是有這個體會。不是說我比大家
強，我辦就靈，你們辦不靈，不是這個概念。如果你要想，這事我
辦不行，我辦不靈，那肯定是不靈，因為啥？你起心動念就覺得你
不行、你不靈，那肯定結果就是你不行、你不靈。你要認為我行、
我靈，你真心誠意去辦，一定靈。
　　我們讀經，包括咱們現在每天，如果你們聽《大經解》，你翻
《大經解》這本書，你哪怕能看它個五頁、十頁，你不知道你受多
大的益，你可千萬別小看《大經解》這一本書。不要把它當作書來
看，它是寶，傳世之寶，無價之寶。你看每一個字，它可能就是一
朵蓮花，它可能就在放光，它可能就在照著你。有的佛友說，劉大
姐，佛光老照你，它怎不照我？我說不對，佛光普照，你回去查查
字典，什麼叫普。如果是照我不照你，那個普它就不應該存在了，
那就寫「佛光照」就完了唄，它為什麼要個普照？普照就是所有的
它都要照。為什麼你感受不到？因為你心亂，你心不清淨，你感受
不到；你心清淨了，你感受到佛光普照。比如說你晚上躺在床上，
你不要想我都這麼大歲數了，我死了以後，我家這個房產，我是分
給兒子還是分給姑娘？將來我孫女能上哪個學校？你要是躺在床上
想這些事，你肯定感受不到佛光普照你，因為你想的是你房產分給
誰，你想的是你姑娘、兒子如何，你孫子、孫女如何，那你體會不
到。
　　如果你心非常清淨，你躺在床上，大家可以試一試，慢慢來，
你可以試一試，到時候你會感受到的。你就想阿彌陀佛額頭這兒那
個光，整個成一個喇叭筒形在照著我，這兒出來，這不就是喇叭筒



形嗎？你就在這個佛光裡面，就在這光裡，你就感受到你的身體非
常舒服、非常輕鬆，心情非常愉悅；不是愉快，那是一種愉悅。你
說在那種情況下你進入睡眠狀態，你睡眠能不好嗎？能作惡夢嗎？
不可能。所以每天我就用這種觀想的方法，然後我就想《大經解》
這本書，這一行一行字是一朵蓮花一朵蓮花，這一行就是一串蓮花
，然後一串一串的蓮花，就是這一片都是蓮花，你就想像這是個蓮
花池，是不是？有葉、有花，有骨的。然後你就把你自己想像成我
就在這蓮花中，你想像，你願意在葉上，你在葉上，你喜歡綠的，
我在那個蓮花葉上；我很喜歡花，我在蓮花心裡，你就這樣想。你
就想像你就在蓮花心裡，你就在蓮花葉上，你說你能不高興嗎？你
能做惡夢嗎？你就想，這個蓮花池是哪兒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的
那個蓮花池。
　　你不是念佛人嗎？你念的愈精進、愈專一，你那朵蓮花就開得
特別大；你要是退縮，我不念了，你那蓮花就逐漸逐漸萎縮；最後
你要是不念佛，可能那個蓮花就枯萎了，就是這樣的。你每天反覆
的把自己和經融合在一起，和佛號融合在一起，和善知識融合在一
起，你說你這個境不就是好的嗎？你成天看你身邊那些不好的境界
，你淨撿那些垃圾，都裝在你自己那本來清淨的容器裡，就是我們
的清淨心裡，你都裝下垃圾，你能快樂嗎？實際就是一念之間，你
要想快樂，聽經、念佛、聞法；你要想煩惱，你就想你自私自利、
名聞利養。我們有的佛友跟我說，「聽你說，我們都非常感動」，
最後總結一句話就說，「你行，你能做到；我不行，我做不到」。
你們想，一句話，把自己不全否了嗎？聽我說很激動、很感動，覺
得好，完了就說我不行，我做不到。我告訴你們，人人都能做到，
因為啥？我是凡人。我是凡人，我能做，你們也能做，我要是能夠
回極樂世界，你們也能回極樂世界，我都跟你們簽合同、簽合約，



行不行？
　　我要先到極樂世界了，你們誰往生極樂世界，我肯定接你們。
別的地方我不去，我就是回家。如果你們在座的哪位老菩薩先回西
方極樂世界那個家，我去的時候你一定要來接我，是不是？你就想
，「劉居士那次還給我們講過課，我可得去接她」，你就在阿彌陀
佛身邊。我一看，老菩薩，我們又見面了，多好！是不是？那種快
樂，那種幸福，不是咱們世俗間人和人勾心鬥角，你怎麼了，我怎
麼了，張家長，李家短，煩不煩心，多煩惱啊！咱們都和菩薩們在
一起，多快樂啊！昨天我們和齊老菩薩到那公園裡去幹什麼？學怎
麼笑，老菩薩太快樂了，那個笑，以後你們要能看到那個錄像，或
者照片，你想不笑都不行。老菩薩說了，回西方極樂世界多高興，
笑成一團！一般我這人比較發木，我也不太愛哭，我也不太愛笑，
但是昨天我都笑了。他們告訴我，你都要笑出眼淚了。真是這樣的
。你就在那個氛圍裡，大家都那麼開心，就好像我們回到西方極樂
世界那個家以後，在那個家園裡，大家快快樂樂的做遊戲，就是那
種感覺，太好了！回過頭來，我們一回到自己那小家，一接觸那環
境，煩哪煩哪，累呀累呀，犯得上嗎？人生這幾十年，你煩你也得
過，你累你也得過，你不想煩不想累，你想快樂，你那個智慧就生
出來了，是不是？
　　北京有一個佛友看了我的光碟，起個火車票就到哈爾濱來看我
了，早晨下車到我家，晚上回北京，因為第二天她的學生畢業論文
答辯。我說你幹嘛這麼忙？她說不行，劉姨，我看了你的碟，我必
須去哈爾濱看你，我要看不著你，我心裡不踏實。你看就一天時間
，就跑到哈爾濱專程來看我。走的時候，把我家佛堂供的那些水果
，告訴我，劉姨，你家供這些水果，我全背回北京。我說傻孩子，
那大西瓜十多斤，那麼多水果，你怎往北京背？她長的又瘦又小，



一個小女孩子，她是北京交通大學的一個老師。她說不行，我都背
著，我能背動。我給她裝了五大包，刁居士和我兒子，一起給她送
到火車車廂裡面。等後來又有人要跟她換車廂，她原來在五車廂，
後來十一車廂，可能這邊有伴，要跟她換，咱們學佛人都比較隨和
，換吧！刁居士和我兒子已經下車了，她告訴我，她自己又把這五
大包水果折騰到十一車廂去。她說那些人不理解，都問她，你幹啥
從哈爾濱帶個大西瓜上北京？你帶這些東西幹嘛？北京沒有賣的嗎
？她說我沒法解釋，我就是要帶著，全都背回北京了。然後她們有
七、八個同修，每個禮拜在一起共修一次，這回可是分享了。給我
來封信寫著，劉姨，你不知道你那個大西瓜有多麼甜多麼甜，我們
同修共修的時候，分享了這大西瓜。那些同修讓她，你描繪描繪，
劉姨什麼樣？她說我就想，用什麼詞把我劉姨描繪出來？給她們的
佛友描繪，就是這樣。
　　你說佛友之間這種感情，咱們就用這個詞來說，這種感情，是
不是非常真實？我和人家的孩子不認不識，她就是在網上看了我那
張光碟，就起一張票到哈爾濱來，晚上第二天又有事又返回去。一
般就是親屬，關係再好、再密切，都不一定能做到這點。我不是說
孩子過來看我就好，我說佛友之間這種感情，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
？真是一種智慧的顯現。就好像有一根線在牽著我們，把你的心和
我的心連在一起。你看你們在座的，我都不認識，但是我見到你們
我就覺得非常親。剛才我進這個講堂之前，我看那屋有些佛友在那
兒坐著，跟我打招呼，人家這邊實際已經追我，要趕快進來了，我
過去匆匆忙忙的和大家見見面，我就覺得特別親切，是不是？可能
你們見了我也覺得挺親，我見了你們，我也覺得特別親。我跟佛友
說，我說我不知道我怎麼解釋，我就覺得反正老太太傻乎乎的，有
點傻人緣，好像討厭我的人不是太多，是不是？可能人家討厭我也



不跟我說，那我就不知道了，我自我感覺良好，就是這種感覺。
　　我就想，你真心對待別人，你感召來的一定是真心；你假心假
意對待別人，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假心假意；如果你愛撒謊、愛騙人
，你感召來的一定是別人跟你撒謊，也騙你。這麼多年我就這種感
覺，反正我覺得不撒謊特別好，不打妄語，我什麼事我都能真，在
我這兒沒有隱私、沒有祕密。人家說，有的事你不能說。我說那有
啥不能說的？你不能說的事，你不都是怕人的事嗎？你怕人的事，
不就是見不得人的事嗎？那就犄角旮旯，在黑暗裡藏著那個事嗎？
見不得大雅之堂。我說在我這兒沒有，好事壞事我都公開說，壞事
讓大家借鑒，我做錯了，你們別向我學，別做這個；我做對了，你
們也借鑒，這個挺好，我們借鑒來學，這有什麼不好的？我那個光
碟講火車上打撲克那個例子，你們都看了吧？聽到那一段沒有？我
調省政府以後，跟我們三位領導出差，一個祕書長、兩個處長，就
我一位小兵。在坐火車上的時候，消磨時間打撲克，我和柳處長對
家，祕書長和方處長對家，打升級的，我就會玩這個，別的我還不
會。
　　升級不得亮三，誰亮三誰就是莊家，我運氣好，我第一把我就
抓到三，抓到三我就亮了，那我就是莊家，那六張牌也歸我，我再
扣六張就該我出了，我開完我就出副。祕書長不和我對家，祕書長
問我，小劉，你有大王沒有？「我沒大王。」他說，沒大王，你是
莊家，你怎麼不調主？我說主擱我對家柳處長那兒，我調不就把它
調下來了嗎？柳處長就說，我沒大王，我沒大王。祕書長說，你別
說，小劉不撒謊，讓小劉說，你怎麼知道大王在柳處長那兒？我說
，剛才抓完牌，他擱底下拿腳踹我一下，我理解就是告訴我大王在
他那裡，所以我不能調主。我倆一夥，大王在他那兒，我要調主，
我不就把大王給調下了？所以我就出副。柳處長說，別聽她瞎說，



我沒有大王。祕書長說，等著，最後出完了，總得露出來！就出出
出出，大王肯定在柳處長那兒，祕書長說，怎麼樣怎麼樣，你看大
王是不是在你手？柳處長說，從此以後，我再打撲克，無論如何不
能跟小劉對家，實在也不能實在在這分上，打撲克都能說真話，人
家耍錢不是耍錢鬼嗎？我說你耍鬼別跟我鬼，我這兒沒有鬼，就是
這樣。
　　我給大家說這個例子就是說，我這個人就是能真誠傻到這個分
上。要說假話，我也沒說過，我不知道說假話啥滋味，反正我想最
起碼臉紅，心裡忐忑不安，大概應該是這種感覺。所以我告訴你的
都是真話，這樣大家都會覺得很瀟灑、很自在，你們聽我講真話，
我想你們心裡一定是很快樂的、很自在的。我要擱這兒坐著編假話
騙你們，你們肯定心裡不贊成，我們花費這麼多時間坐這兒，聽這
傻老太太編瞎話騙我們。我不會這樣的，我說的是真的，對你們哪
點有好處、有幫助，那你就聽了；如果沒有幫助，你聽著不順耳的
，你別生煩惱，你就當那老太太啥沒說，我啥沒聽著，我聽的都是
阿彌陀佛，就完了。所以怎麼都不生煩惱。
　　現在我就告訴大家這個妙招是什麼，不生煩惱的妙招，你就成
天沒有自己，什麼事都想著別人，什麼事都為別人著想，你就非常
快樂。你要一琢磨自己，我這個事還沒整明白，我那個事還沒著落
，我這個事我沒佔到便宜，你這一天肯定是生活在煩惱當中，你不
信你試一試。一開始可能不習慣，你每天早晨起來告訴自己，今天
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我一定要好好過，好好念阿彌陀佛。然後遇
到一個事你就想，我給你們教一個辦法，我遇到難心的事，我比較
看不慣的事，我怎麼辦？我就想，這件事如果是觀音菩薩遇到了，
觀音菩薩怎麼處理？咱們不是學佛嗎？就得這麼學呀！我就想，我
要處理，我可能呼吼喊叫，發脾氣了。我就想，觀音菩薩，我沒聽



說觀音菩薩在什麼場合發過脾氣，所以我處理這個問題我不能發脾
氣。心裡就念「觀音菩薩加持我，觀音菩薩加持我」，就這樣，你
念十聲觀音菩薩加持我，或者你念十聲阿彌陀佛，你起波浪的那種
心，逐漸逐漸平息了、平靜了。然後你再處理這個問題，保證和你
剛才那個處理方式、方法是不一樣的，真是這樣。
　　你要火一來，馬上就發出去，你想收你收不回來。先別忙，咱
先念阿彌陀佛，先念觀音菩薩，你這樣平靜下來以後，你再處理問
題就恰如其分，就好了。一件事一件事的這樣去辦，時間長了，積
累起來就是智慧，小智慧就變成大智慧。實在不行，咱學一休，那
次我講，我說我孫女一轉就轉出智慧了。咱們比一休要聰明得多的
多，咱不學聰明，要學智慧。聰明多了是世智辯聰，可能對咱學佛
是個障礙，學佛得學出智慧來，不要學耍小聰明。智慧和聰明是兩
個概念、兩個結果，學智慧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學世智辯聰、學
聰明，在六道裡輪迴，它就是這樣。你看，現在咱們世間人都很喜
歡說誰誰很聰明很聰明，我現在跟大家說，我就說大家要學出智慧
來，不要學聰明。聰明好不好？也沒什麼不好，但是就是你往哪方
面用，如果你把你的聰明用在學佛上、用在讀經上，你的智慧生出
來，那作用該有多大！是不是這個道理？你們仔細體會體會。
　　我學《大經解》，我告訴你們，我學得不深刻，你們設身處地
想一想，一個來月，我從第一集看到第五十九集，也是僅僅看過一
遍而已，是不是？沒有仔細去消化、理解，因為還沒道出這個世間
。我再第二次看的時候，肯定和第一次看，效果是不一樣的；你第
三次看，又超過第二次看。你想，如果你真是把這每一個字都看出
蓮花來，都看出發光來，肯定這部經你是大大的受益了。你就把這
部經、這個講解，和老法師講的光碟，和這本書，你就當作寶貝一
樣的裝在你的心裡，這個就是你去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你就拿



到通行證了。但是你要是隨幫唱影的，我一天就是翻翻，翻幾頁看
看，晾在那兒，聽經聽不進去，擱下來，這肯定就不會有這樣的效
果。就是不同的因緣、不同的根性，對這部經、對《大經解》做法
不一樣，肯定最後的結局不一樣。我想，能坐在這個講堂裡來聽經
聞法的，你們的慧根很深很深，真是的，努力努力就回家了。你們
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人，就是早回晚回，坐在這個講堂的肯定回得
早。
　　不要怕，別聽劉居士一說，我們都要上西方極樂世界了，年輕
的說，我們還不想死呢。不是說你成就了，你就死，你看我說我要
三年成就我自己，有的居士說，你別這麼講，這麼講我們聽了心難
受，你得在這個世間，你得給我們做榜樣。我說我不都說明白了嗎
？是不是沒聽明白？三年之內我成就，就是我有把握了，我一定能
回家，這叫成就。我任務沒完成，人世間還需要我，我就再住著唄
，是不是？你要修到來去自由了，你想啥時候回，你就啥時候回，
你看這多自在！所以現在我不打這個妄想，我過去打過妄想，我一
心要回家，我厭離娑婆，那時候有逃避，我想快點回家。我可不擱
這兒，遭這個罪幹什麼，我真那麼想，我想跑。現在我的心念不是
這個心念，你就交給眾生，交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給你啥任務，
你就完成啥任務，眾生需要你幹啥你就幹啥。
　　現在比如說，很多佛友有事找我，比如說有病了，肝癌晚期，
要往生了，你說去不去？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感覺，我是啥分別沒
有，需要我去，說劉大姐，我家丈夫可希望見見你。我說好，你告
訴他別著急，我馬上過去。我就過去了，過去坐著跟前，跟他面對
面的，推心置腹的，「你想不想回家？」「大姐，我想回家。」我
說好，咱們一起回家，我說一定要有信念。他說大姐，我就希望我
走的時候你來送我。我說不要攀緣，緣分到了我肯定來送你，但是



有一條，你必須上西方極樂世界，你不上西方極樂世界，我不來送
你，你不上西方極樂世界，我往哪兒送你？那我不來。我說我是肯
定西方極樂世界那夥的。他說大姐，我必須得上西方極樂世界，我
要不上西方極樂世界，我再也見不著你了，我還想見你。我說那好
，你要想再見著我，你必須得上極樂世界才能見著我，否則你就見
不著我了。信念一下子就增長了。說大姐，你放心，我一定上西方
極樂世界，別的地方我哪兒也不去。而且說我走的時候，我一定要
給親朋好友表法，我坐著走、站著走，我念著阿彌陀佛，我笑容滿
面的走，讓我那些不信佛的親屬朋友們一看，「你看人家走得多好
，信佛真好！」他們也就信佛了。
　　然後告訴我，大姐，我走了以後，我在地下，在這兒躺著。連
把這都安排了。我說別打妄想，不在那兒躺，咱在床上。他媳婦也
說，你就在床上，你別想你走了以後我怎麼了。就是我們談這個話
題的時候，就像嘮家常一樣的特別親切、特別自然，沒有一種恐懼
感，你看這個因緣有多麼好！你如果要是貪生怕死，我就是怕死，
我告訴他，我說老弟，你千萬別怕死，怕死，非死不可，而且死的
時候非常痛苦。我有實際例子，我都告訴他。我說你要不怕死，一
心念佛求往生，你走的時候非常殊勝。你怕死，你是必死無疑；不
怕死，咱們回家，往生極樂世界。這兩條道，你為啥不選這個光明
的，非選擇那個？他說大姐，那一道我肯定不選，我就回家，我一
定要好好的。就來之前，刁居士，我們又去看看他，又跟他嘮嘮，
那個信念、那個堅定，你說我不高興嗎？他想見我，我去見他了；
他想跟我嘮嗑，我跟他嘮嗑了；他想上西方極樂世界，我鼓勵他要
堅定信念，這多好！他走的時候，如果我不出門我在家，這個因緣
成熟了，我肯定送他。這樣把他送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人家大菩
薩一表法，你度多少人哪！



　　我一個傻老太太，後來我一想，你別說我也能起點作用，傻呵
呵的，咱們就這點能力，就都把它用出來。誰根熟了，誰要回家，
誰要上西方極樂世界，只要和我有緣，我一定去送他，我讓那麼多
人看看，念佛人往生什麼樣。我為什麼發心，我說我要三年成就？
我著急了，我著急啥？因為有的佛友跟我說，說現在我們聽說這個
往生、那個往生，上西方極樂世界了，沒見著真的，說沒見著真的
，心裡不踏實，就想看真的。我一想，乾脆我來吧，我就給你們表
演個真的，我真是這樣想的，所以我真是發這個大願。我就想，阿
彌陀佛，如果我這個願可以，我一分鐘都不等，我就在佛友面前，
我就說「我告訴你們，我要回家了，阿彌陀佛來接我了，咱們西方
極樂世界再見」，擺擺手，「再見了！」完了我立馬就往生了，笑
呵呵的，渾身柔軟，再放香氣，空中再有佛樂。你說還有幾個看著
這個場面他不信佛的？他願意死了以後硬梆梆的，怎麼掰也掰不動
？你看人家這樣，那個是那樣，他不就有學的榜樣了嗎？就因為這
樣，我才發這個大心大願。
　　我想三年內，愈快愈好，給更多人做樣子，讓他們早點，我要
是現在就往生，我就能給他們做樣子，他們現在不就堅定信念嗎？
讓他們早點堅定信念，我就這個出發點。現在我可沒有逃避思想了
，說我要逃離這娑婆世界，我沒有這個想法。我就想，能為大家做
點什麼事情，我就努力去做。聽了老法師講《大經解》，好像我這
個信念更加堅定了，我就想，一生都交給阿彌陀佛來安排，阿彌陀
佛讓我幹啥我就幹啥。現在我就聽師父的話，師父上人讓我幹啥就
幹啥。師父上人不是讓我給大家做個好樣子嗎？我就努力給大家做
好樣子，我就所有的勁都使出來。現在師父說，現在你得了絕症病
，你十一年了，你沒有死，你現在活得這麼健康，這不就在給大家
做樣子嗎？得你這個病的，有幾個能活過來？真是，我告訴大家，



這種病太恐怖了，太痛苦了。但是你看我活過來了，現在活蹦亂跳
的，身體愈來愈健康，精神頭愈來愈好，是不是？
　　今天給我安排四個小時，昨天我那護法刁居士不放心，怕累著
我，跟這面同修商量，說給劉大姐安排兩小時吧。一開始說兩小時
，到晚上尤居士打電話說，明天四個小時吧？我說行，到你這兒來
就聽你的，你給我安排四個小時，我就講四個小時。講四個小時都
講啥？我現在都不知道，我剛才面對你們，我就擱在台上坐著的時
候，我還不知道我講啥。所以我今天面對你們講的這些，真是三寶
加持，我告訴你們都是實實在在的話。這些話，你讓我坐在這兒，
心情一緊張，我都不認識你們，大腦又空白，我說啥？我啥都說不
出來。就是我說哪兒，哪段加哪兒，那都不是我自己安排的，可能
是面對你們在座這些同修，大概就讓我說這些方面的內容，那我就
說這些方面內容。下午一點半到三點半我還說啥？我現在告訴你們
，不知道，真是，還不知道呢！你看我手是不是空的？你看我桌子
上啥也沒有，沒有提綱、沒有題目、沒有講稿。我跟刁居士說，我
說你別說挺不錯，這要我講一次就讓我準備個發言稿，難為死我了
，我整不出來，我沒那個腦力。現在好，不管上哪裡講，講多長時
間，不用我弄稿，到時候往這兒一坐，就用你這個嘴說。所以我說
，佛菩薩借我嘴跟大家說。我平時真是，十天半月可能我都沒說這
麼多話，我現在話，今天跟你們說得夠多的了吧？
　　我不知道我今天，做為我第二次來香港的所謂的這節課，對大
家是不是有那麼一丁點的幫助。我今天這堂課主要的目的，就是告
訴大家，《大經解》是寶，無價之寶，抓住不放，這就是回家的路
條。大家聽明白、做到了，回家希望就非常大，不說必保無疑也差
不多了，千萬千萬別錯過這個機會。現在各種聲音很多，你的耳朵
裡可能聽見這樣的說法、那樣的說法，那就看你的定力了。有沒有



定力，能不能定得住自己，堅定不移的讀下去、走下去，然後成就
。因為，現在反應到我耳朵裡的反面聲音，確實是很多。我告訴你
們，對我來說，沒關係，是不是？我不會動搖的，我就是死心塌地
的念阿彌陀佛，一心樸實的回西方極樂世界。然後學好本領，虛空
法界哪方需要我就到哪裡去，這就是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一個宗旨
。希望大家聽明白了，努力去做；沒聽明白的不要緊，慢慢悟。可
能迷悟就在一念間，你迷的時候你沒懂，不要緊，可能一瞬間你就
懂了，懂了，你就成就了。
　　今天的時間快到了，這節課就講到這兒，謝謝大家，阿彌陀佛
。


